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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杜甫的咏物诗多写弱小细微的事物，通过这些事物寄托着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叹。杜甫往往采用借物
达意、托物寄情等表现技巧，将心中之哀叹、悲悯抒发得中正平和，而这也正是儒家“哀而不伤”诗教的体现。杜
甫还往往以嗔怪的口吻、拟人的手法“怨刺上政”，使怨情的抒发能够表现得“怨而不怒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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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庸之道是儒家立身处世、待人接物的准
则，孔子所强调的这种中庸平和构成了中国传统

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对历代文人士大夫有

着深远的影响。自称“奉儒守官”[1]的杜甫可谓是
一个典型，他的诗歌创作即鲜明地体现出中庸思

想的影响，而咏物诗作为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

成部分更是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。
据胡大浚、兰甲云在《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
廓与轨迹》一文中统计，杜甫现存的诗作中咏物
诗共有 316首[2]，约占其现存诗歌总数的五分之

一以上。杜甫的咏物诗不仅数量多，而且题材广、
命意深，其中的兴寄倾向十分明显，体现了杜甫

多方面的思想倾向，而中庸思想正是其咏物诗着

重体现的一类思想。本文着重从“哀而不伤”、“怨
而不怒”两个方面来考察杜甫的咏物诗对于中庸
思想的体现。

一、“哀而不伤”诗教的体现

杜甫在咏物诗中多写一些病残、废弃、弱小
的事物。他通过咏叹拆除的瓜架，凋零的菜畦，病
态的柏树等寄托着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叹。杜甫
采用借物达意、托物寄情等表现技巧，将心中之
哀叹、悲悯抒发得中正平和，不狂喊、不激扬，而
这也正是儒家“哀而不伤”诗教的体现。
首先来看其咏叹除架、废畦、铜瓶等病残、废
弃之物的咏物诗。申涵光曰：“杜公每遇废弃之
物，便说得性情相关，如《病马》、《除架》是也。”[1]

这些“废弃之物”契合的正是杜甫当时疲惫困顿
的悲哀心境，当杜甫心念天下百姓之苦，胸怀文

人士大夫不遇之痛时，用此悲凉之心去观照周围

外物，其笔下的“架”“畦”“瓶”“马”等物也就自然
染上了诗人心中的哀伤之情，而这种哀伤之情借

物来表达，本就有一种曲折含蓄。如《除架》、《废
畦》，瓜熟架除，菜收畦废，本是很自然的现象，然
而诗人却以无私的悲悯之心去体察，一洒同情之

泪，抒发了览物而生的复杂情怀。触物生情，由物
及人，不尽表现了对于完成历史使命后被弃者的

悲悯和同情，同时还表达了对他们功成身退，任

凭索取的可贵精神的激赏，含蓄蕴藉，寓意深远。
借物抒情本已含蓄委婉，而两首诗又都是一句或

两句一转，以《除架》为例，首联“束薪已零落，瓠
叶转萧疏”表现的是无限的哀婉，颔联和颈联“幸
结白花了，宁辞青蔓除。秋虫声不去，暮雀意何
如”又转而表达对被拆除花架的礼赞，而尾联“寒
事今牢落，人生亦有初”[1]又转为对除架的无限
感伤，一顿一挫，欲吐还否。仇兆鳌评其“截用含
蓄”[1]，诚是。
杜甫此类咏物诗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诗

作。在这些诗作中，所咏之物本应是坚定、强大
的，如“棕”、“楠”、“马”、“柏”、“竹”等，诗人却在
其前偏偏加上了“枯”、“病”、“苦”等字，展示了一
个个反常态情境下的非正常意象。这些情形本不
应当发生，然而却又客观地存在，不禁令人扼腕

叹息，对其不幸遭遇产生无限悲悯之情，而这种

深切悲悯的背后所隐藏的往往是杜甫对社会底

层人物的哀叹，此种哀叹通过托物言情、借物达
意的方式表达使得其情不伤。例如《瘦马行》，此
马出自大内，本是官家之物，原来也是以才选进。
此马也曾立有功劳，“去岁奔波逐余寇，骅骝不惯
不得将”，只因一点小小的过失而被弃置至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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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时历块误一蹶，委弃非汝能周防”，进而导致
了现在的哀愁落拓，“皮干剥落杂泥滓，毛暗萧条
连雪霜”、“见人惨澹若哀诉，失主错莫无晶光”。[1]

全诗句句咏马而句句又不离咏人，诗人借马自

况。以杜甫生平考察，杜甫是以忠心感动肃宗才
得以真正走上仕途的，入仕给诗人“致君尧舜上，
再使风俗淳”[1]的政治理想以极大的鼓舞，所以他
夙兴夜寐、战战兢兢，“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”
[1]但正是因忠心直谏触怒肃宗而被贬为华州司功

参军，因此也就决定了他后半生的漂泊穷困，诗

人以无限曲折之笔法表现了自己被弃置至今的

哀叹。
与《瘦马行》相近的还有其《苦竹》篇：
青冥亦自守，软弱强扶持。味苦夏虫避，丛卑

春鸟疑。轩墀曾不重，剪伐欲无辞。幸近幽人屋，
霜根结在兹。[1]

首联写出了苦竹处境之困顿、艰难。身居青
冥，而又躯体柔弱，似乎可以随时而废，随波逐

流，然着上“亦”、“强”二字使诗意逆转，形成了一
种矛盾对撞。首联两句两次转折，一仰一抑、一顿
一挫，沉郁中凸现出一种顿挫之力，诗意婉转曲

折。而此婉转曲折的诗意背后所想表达的则是对
于同苦竹之态相契合、融通的寒士的悲悯和哀
叹，托物言情，将心中的哀叹蕴含在苦竹之中表

达，委婉含蓄，哀而不伤。此外诸如《枯楠》《病橘》
《病马》也都是类似写法。
其次来看杜甫咏叹那些细微弱小事物的诗

作,如《蒹葭》《鹦鹉》《花鸭》。正如沈祥龙在《论词
随笔》中所说的“咏物之作，在借物以寓性情。凡
身世之感，君国之忧，隐然蕴于其内，斯寄托遥

深，非沾沾焉咏一物矣”[3]诚然如是。杜甫此类的
咏物诗正是如此，托物寄情，借物达意,委婉含蓄
地表达了悲悯、哀伤之情，不激扬、不狂喊。如《蒹
葭》：
摧折不自守，秋风吹若何。暂时花戴雪，几处

叶沉波。体弱春苗早，丛长夜露多。江湖后摇落，
亦恐岁蹉跎。[1]

诗人对蒹葭从春至冬的遭际及其起落浮沉

的变化作了全面的咏写。全诗句句写蒹葭，然而
处处又是自况自伤，以物拟人，渗透着饱经忧患

的诗人的身世之慨及对贤人失志的哀叹。仇兆鳌
注曰：“蒹葭，伤贤人之失志者。”[1]诚然。此外如
《叹庭前甘菊花》借甘菊花以拟君子，《秋雨叹三
首》其一借决明以喻房琯都属此类借物抒慨之
作。

杜甫因忠心直谏触怒肃宗而最终被赶出朝

廷，对此杜甫虽是愤恨不平，但“哀而不伤”的约
束使得其也只能借对花鸭、麂等因“不当鸣而鸣”
[1]最终罹祸的遭遇来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。
花鸭无泥滓，阶前每缓行。羽毛知独立，黑白
太分明。不觉群心妒，休牵众眼惊。稻梁沾汝在，
作意莫先鸣。[1]

正如朱鹤龄所说：“公自喻以直言受妒，出居
于外，虽有一饱，犹以先鸣为戒。”[1]而顾宸在《律
注》中的一番话更是道出了其中之真谛“自古文
人才士，生逢乱世，出婴祸患，何一不从声名中得

之，中郎之于董卓，中散之于司马，及祸虽异，其

以微声致累则同也。此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
达于诸侯，隆中所以独高千古，二语感慨甚大。”[1]

杜甫除了用拟人的手法，借物抒怀曲折地表

达了对贤人失志、微声致累的哀叹外，杜甫更是
借促织避寒取暖之天性与秋燕呼朋唤友，结伴南

飞之态势，曲折地吐露出诗人心中的飘零之叹，

言在此而意在彼，语意曲折，虽言哀情却不伤感。
此外，杜甫还以托物言情的笔法，巧借秋日笛声

的不同寻常以及思妇捣制寒衣之声，委婉地表达

了对戍边兵士的哀伤之情。
杜甫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托在物象之中，通

过外在之“形”与自己内在之“情”结合，通过托物
言情、以物拟人等方式，借物达意，委婉地表达了
诗人心中的悲悯、哀叹，“哀而不伤”，这也正是中
庸思想所要求的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
皆中节谓之和。”

二、“怨而不怒”精神的体现

“一生只在儒家界内”[4]的杜甫，一生“为歌
诗，伤时挠弱，情不忘君”[5]，正因为不曾忘君，他

才会在诗歌中“怨刺上政”，但儒家中庸思想又要
求怨情的抒发必须“怨而不怒”，所以杜甫往往以
嗔怪的口吻、拟人的手法使怨情的抒发能够表现
得“怨而不怒”。
首先来看杜甫警示朝政阙失的咏物诗中对

“怨而不怒”思想的体现，如《白小》：
白小群分命，天然二寸鱼。细微沾水族，风俗
当园蔬。入肆银花乱，倾筐雪片虚。生成犹拾卵，
尽取义何如。[1]

白小是川蜀江中的一种小鱼，其味并不甘

美，但一到捕捞季节，蜀江之人恨不得将其捞捕

尽绝，诗人托物言情，借咏白小来隐喻当时朝廷

对百姓的横征暴敛。此类的诗作还有《枯棕》、《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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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》等。
在关注朝政阙失的同时，杜甫还将批判的眼

光指向那些误国害民的奸佞小人，但即使是批

判，即便是怨恨，“怨而不怒”的准绳也还一直牵
引着诗人的创作。杜甫往往借物咏人，以嗔怪的
口吻来表达了对此类宵小之辈的怨恨。如《萤
火》：
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阳飞。未足临书卷，时能
点客衣。随风隔幔小，带雨傍林微。十月清霜重，
飘零何处归。[1]

仇兆鳌注曰：“萤火，刺阉人也。首言种之贱，
次言性之阴。三四近看，见其多暗而少明。五六远
看，见其潜形而匿迹。末言时过将销，此辈直置身
无地矣。鹤注谓指李辅国辈，以宦者近君而挠政
也。今按腐草喻腐刑之人，太阳乃人君之象，比义
显然。”[1]杜甫借物咏人，在对萤火的讽刺中夹杂
了对宦官专权的婉转批判。此种“以典咏物，借典
言情”的手法使得诗篇表意婉转，对宦官的批判
欲说还休，“怨而不怒”。此外《除草》、《恶树》、《天
河》、《百舌》等篇章也大体如此。
杜甫借咏物以抒发其心中之怨的诗作中，有

一类意象尤为值得我们注意，那就是杜鹃。杜甫
共有两首七古《杜鹃行》，一首五古《杜鹃》，这些
诗中既有对违逆君臣职分之人之事的批判，又有

对唐玄宗荒淫误国的规讽，更有对唐玄宗晚年凄

凉遭遇的同情。对于《杜鹃》，方深道认为：“厚子
美之意，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。子美盖讥当时
刺史有不禽鸟若者。唐明皇已后，天步多棘，刺史
能不忘于君者，可得而考者也。严武在蜀，虽横敛
刻薄，而实资中原，是‘西川有杜鹃’耳，……如杜
克逊在棹州，为朝廷西顾忧，是‘东川无杜鹃’
耳。”[6]可见杜甫实乃借杜鹃之意象表现了对违逆
君臣职分之人之事的批判、怨恨。
在两首七古《杜鹃行》中，杜甫更是借杜鹃表

达了对唐玄宗的批判和同情。陈沆在他的《诗比
兴笺》里，对第二首《杜鹃行》总述了前人的评价
说：“洪迈、黄鹤、卢元昌诸人言之备矣。肃宗上元
元年，李辅国矫制迁上皇于西内，高力士及旧宫

从皆不得侍。寻安置如仙媛于归州，出玉真公主

居玉真观。上皇不怿，辟谷成疾：即此所谓‘骨肉
满眼身羁孤’也。明皇尝幸蜀，子美此诗又在蜀言
蜀，故以望帝托兴。四月五月，为七月讳也。”[7]这
是笺出了当时史实。杜甫借物伤感，以杜鹃比君，
既表现了他尊君思想，同时，也揭露出权宦的跋

扈，皇室父子的恩疏。
杜甫借咏物以规讽君王的诗作中，《初月》不
能不提：“光细弦初上，影斜轮未安。微升古塞外，
已隐暮云端。河汉不改色，关山空自寒。庭前有白
露，暗满菊花团。”[1]仇兆鳌注曰：“上四隐讽时事，
下四自叹羁栖。光细，见德有亏。影斜，见心不正。
升古塞，初即位于灵武也。隐暮云，旋受蔽于辅
国、良梯也”[1]虽然仇注有比附之嫌，但正如浦起
龙所说的“存其说同样于言外可也”我们将其理
解为杜诗的言外之意就可以了。杜甫借一弯被微
云遮蔽的新月委婉地道出了对肃宗被奸臣、美色
所蒙蔽的不满、怨恨。
综上所述，“一生只在儒家界内”的杜甫，“中
庸”的思想倾向使其思想感情的抒发无法像李白
那样奔放，杜甫往往借助咏物诗的形式，借物达

意，通过托物言情、拟人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情感，
表达对贤人失志、人民受奴役的悲悯，同时也还
借咏物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，以嗔怪的口吻

委婉地批判了君王的过失，讽刺了宵小的误国误

民。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杜甫咏物诗“婉而多讽”
的特色，构成了他温柔敦厚的诗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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